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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是威廉·福克纳最著名的短篇小说，凭借深厚的象征性与丰富意蕴在文学史

上占据重要地位。该小说以非线性叙事和复杂象征手法揭示了南方社会在历史变革中的挣扎与衰落，同

时也探讨了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孤独与绝望及新旧文化冲突下个人命运的悲剧性。本文将从象征视角与

陌生化视角对小说叙事结构、人物、场景及物品展开整体解读，挖掘作者在故事深处想要表达的复杂情

感与思想，揭露陌生化叙事中的多重象征意义。通过这一分析进一步揭示福克纳在小说中蕴含的深刻社

会批判与人文关怀，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解读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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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William Faulkner’s most renowned short stories, A Rose for Emily holds a significant place 
in literary history, largely owing to its profound symbolic layers and rich interpretive implications. 
The novel uses non-linear narrative and complex symbolic techniques to reveal the struggl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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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ine of southern society in historical changes, while also exploring the loneliness and despair of 
individuals in social changes and the tragic fate of individuals under the conflict between old and 
new culture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nses of symbolism and defamiliarization, this paper offers a 
holistic analysis of the novel’s narrative framework, characterizations, settings, and material sym-
bols. The primary goal is to unpack the complex emotions and ideological messages that Faulkner 
embeds within the story’s core, as well as to illuminate the multiple symbolic meanings woven into 
the text’s defamiliarized narrative. Through this analytical approach, the paper further articulates 
the profound social critique and humanistic concern inherent in Faulkner’s writing, ultimately 
providing readers with a fresh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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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自发表以来，便以其非线

性叙事、意识流手法，和意蕴深厚的主题内涵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福克纳在文章中通过陌生化手法实现

了艺术创新，以环形叙事打破线性时间，用老宅从“庄严门庭”到“衰落之地”的时空蜕变重构南方衰亡

史；将玫瑰、灰尘等日常物象转化为悖论符号，如缺席的玫瑰通过窗帘、灯罩等次要意象隐现，形成“缺

席的在场”；更以镇民对艾米丽悲剧的集体狂欢解构南方神话的表演性。这种什克洛夫斯基式的“使形

式困难”策略，不仅延长了审美感知，更通过物象异质转化揭示了南方社会在现代化冲击下的精神裂变。

福克纳通过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将作品的核心主题予以具象化呈现，个人与社会、新旧时代之间错综复杂

的冲突矛盾，以及个体生命所承受的孤独、精神扭曲与人性异化等深刻命题，均在高度象征化的艺术表

达中得以彰显。以下将从叙事、人物、场景、物品等多个维度对《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展开深度的象

征性剖析。 

2. 记忆碎片的拼图游戏：非线性叙事与历史记忆的解构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福克纳通过极具现代主义色彩的叙事结构赋予文本多重象征性，

其中非线性叙事对故事张力的构建尤为关键，倒叙、插叙和时空跳跃的叙事手法拼凑出了完整的故事。

作者将艾米丽的一生解构为记忆碎片般的场景单元——以开篇的葬礼为叙事原点，通过“三十年

前”“十年前”等时间标记的倒叙穿插，将纳税争议、父亲之死、购买砒霜等关键事件编织成时空交错

的拼图。不同寻常的“情节阻止读者以熟悉和典型的角度看待故事”[1]。这一观点恰好揭示了作者通过

这种叙事结构想要达到的独特艺术效果，即打破读者的常规认知，引导他们从新的视角去理解故事中的

人物和事件。以不按常规出牌的情节安排延缓读者的阅读体验，这种环形叙事结构在结尾处形成精妙的

闭合：当读者随葬礼队伍再次进入宅邸时，前文埋设的伏笔(艾米丽小姐椒盐一般的铁灰色发丝、经年不

散的气味、封闭的二楼)在最后一段悄然汇聚成惊悚的真相。值得注意的是，福克纳刻意延迟关键信息的

披露——砒霜的用途直至结尾才揭晓，尸体气味的源头始终若隐若现——这种悬念的延宕不仅延长了读

者的审美感知过程，更通过强迫性拼贴手法，迫使读者重新审视所有细节，使文本成为读者参与重构的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51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梦冰 
 

 

DOI: 10.12677/wls.2025.135113 792 世界文学研究 
 

认知现场。当所有碎片在环形叙事的向心力作用下归位时，我们突然意识到：这种碎片化的讲述方式本

身，正隐喻着艾米丽破碎的人生与南方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支离破碎的瓦解之态——正如宅邸中那些被

时间凝固的家具，每个叙事碎片都保持着死亡瞬间的姿态，在永恒的静止中诉说着被遗忘的真相。这种

“记忆碎片”式的叙事模仿人类回忆模式，使读者从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拼凑，不断强化读者对艾米丽悲

剧的沉浸式体验。 
从时空维度来看，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错置营造出时空的陌生化效果，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

瑰》中，福克纳通过时空处理的陌生化手法，将物理时间的线性流动与心理时间的凝滞扭曲编织成一张

张力拉满的叙事之网，以此凸显南方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僵化与撕裂。小说以“现在–过去–现在”

的时空循环结构展开叙事，将艾米丽的葬礼与镇民的回忆碎片交织，在物理时间的错位中制造出一种残

酷的对比——当现实中的艾米丽已化为尘土，她与北方工人荷马的恋爱、父亲的控制、购买砒霜等往事

却如潮水般涌来，时间的断裂感迫使读者反复回溯文章的细节，以获得对故事的掌握感。与此同时，艾

米丽的宅院成为物理时间停滞的具象化符号：19 世纪哥特式风格的陈设、停摆在父亲死亡时刻的钟表，

无不象征着她对时间流动的偏执拒绝。而镇民对她的记忆则凝固在“南方淑女”的符号化认知中，集体

记忆的失真进一步陌生化了时间的真实性，使艾米丽的存在沦为被观赏的“历史标本”。在被符号化的

过程中，艾米丽逐渐终止了与外界的对话，在若干次的挣扎之后(父亲死后剪短头发，与荷马高调上街、

拒绝纳税)，她彻底放弃寻找自我的符号意义，使自我被南方社会(镇上居民的流言蜚语、期盼)所消解。

而如赵毅衡所说，“一个自觉的自我，只有通过符号意义，才能寻找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2]终止与

外界对话后的艾米丽，逐渐异化、扭曲，象征其存在的符号性日渐消散，直到死亡之时，彻底消失。 

3. “神龛·铁链·入侵者”：南方空间规训中的三重死亡象征 

福克纳作为美国文坛的著名大家，其笔下的人物个个生动鲜活，性格往往复杂多样。福克纳在诺贝

尔奖获奖感言中说过：写作的真正价值在于探索人类内心的自我斗争，只有这个题材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因此，福克纳笔下的人物心理图式往往呈现出复杂的悖论性张力，其精神世界深陷于家族血缘规训与时

代历史暴力交织的符号化场域之中，承受着多重权力话语的挤压与异化。这类人物普遍具有悲剧性原型

特质，他们的个体命运实质上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结构性矛盾的微观叙事，承载着对南方社会转型期精神

困境的深层隐喻。具体到《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荷马、艾米丽及其父亲这三位核心人物，与作为

“他者”集合体的镇上居民，共同构成了南方文明崩解过程的象征性寓言。 
艾米丽作为旧南方最后的“贵族淑女”，已然成为南方古老传统与僵化思想的纪念碑。她拒绝承认

新旧时代的断裂，以纪念碑般的姿态伫立在正街中央，成为南方人缅怀辉煌过去的集体记忆载体。在很

大程度上，“艾米丽不是为自己而存在，而是行使着一种制度和文化的象征功能”[3]。这位格里尔森家

族的末代守望者，兼具南方贵族特有的倔强、孤傲与偏执，独自在传统荣光与现代价值的撕扯中，如灯

塔看守人般自愿或被迫地将光明与希望给予公众，留下自己在时光的黑暗中与永恒抗衡。而当格里尔森

家族的黄金时代沦为历史残影时，镇民便将艾米丽推上神龛，用她的存在证明“南方精神未死”。在集

体记忆中，她“始终是传统的化身，是人们履行责任、予以关爱的对象”[4]，而关爱与否完全取决于她

能否满足集体对“神圣化偶像”的期待。最终，她的死亡仿若一件“丰碑倒塌”的仪式化事件，暴露出这

种看似崇高的定位实则是残酷的道德绑架。“从‘淑女’到杀人‘恶魔’，从‘优雅’到‘癫狂’，可

以说，艾米丽的悲惨命运是男权社会和清教主义妇道观对女性摧残和蹂躏的结果，是女性在极度压抑和

无助抗争的社会条件下发出的一声哀鸣。”[5]她被集体推上神龛，既非出于自愿亦非偶然，在工业化浪

潮冲垮种植园经济的时刻，艾米丽被迫成为“活着的纪念碑”，承载着整个南方对旧秩序的痴迷与挽留。

这种象征功能赋予她特权，却更残酷地剥夺了自我。艾米丽用砒霜将爱情凝固成死亡仪式，与荷马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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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眠的癫狂，实则是被压抑主体性的终极爆发。值得注意的是，艾米丽看似矛盾的行为实则暗含合理性：

一方面，她不顾镇民反对与北方工人荷马相恋，甚至剪短头发、抛弃南方淑女的传统形象，引得牧师与

格里尔森家族远亲纷纷前来劝阻；另一方面，她又开设画室教孩童画瓷绘，为延续南方传统文化而努力，

在政府征税时冷硬宣称“我在杰斐逊无税可缴”[4]。以贵族身份抗争世俗规则。这种矛盾恰恰暴露了艾

米丽作为时代夹缝中个体的真实处境——对镇民而言，她是南方贵族文化的活体象征，承载着维护旧秩

序的集体期待；对她自身而言，却是一个渴望挣脱父权枷锁、追求精神自由的鲜活生命。她既要用贵族

体面维系家族尊严，又试图以叛逆行为确认自我存在，在集体符号与个体意志的撕扯中艰难求生。这种

撕裂最终导向了不可言说的结局，也令她成为南方社会转型期最残酷的寓言。 
工头荷马恰是北方工业文明的拟像投射——荷马黝黑的皮肤与洪亮的声音，构成对南方“纯种论”

的身体政治解构；浅色瞳孔里倒映的，是蒸汽机轰鸣中崛起的资本暴力。这个行走的工业符号与艾米丽

代表的南方旧秩序形成残酷悖论：前者是哥特式宅邸外不断逼近的现代性幽灵，后者则是用尸体锁住时

光的绝望守墓人。两人的情感纠葛实质是两种时空体验的暴力碰撞——荷马带来的机器轰鸣声，正试图

解构艾米丽记忆中由棉花田与黑奴歌谣构成的循环时间。镇民对这段关系的恐慌具有深刻的文化症候意

义。当他们发现艾米丽与荷马同出同入时，集体无意识中爆发的是对历史连续性断裂的生存恐惧。这种

恐惧在小说中具象化为对荷马消失的集体沉默：当北方工业文明的肉身载体无故消失时，镇民们选择用

“视而不见”的仪式完成对文化入侵的抵抗。艾米丽最终将荷马毒杀并与之共眠的极端行为，实则是南

方贵族精神对现代化进程的最后一次献祭——她将北方工业文明封存在南方哥特式的时空胶囊里，完成

对历史进步叙事的暴力暂停。值得注意的是，荷马的“消失”在叙事层面构成对线性历史观的戏仿。镇

民们刻意忽略的不仅是某个北方人的行踪，更是整个工业文明对南方的渗透轨迹。当进步的风暴裹挟着

废墟袭来，南方社会选择背对未来，将荷马的尸体作为挡在历史车流前的最后一块路障。艾米丽宅邸中

逐渐腐烂的北方肉身，最终成为美国南方文化身份焦虑的实体化墓碑，见证着工业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

义残余在约克纳帕塔法县展开的静默战争。 
而艾米丽的父亲象征着南方愚昧固执的贵族阶级和旧南方的传统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更象征着束

缚艾米丽一生的精神枷锁。他蔑视平民，不允许艾米丽与其他人接触，甚至觉得自己的家族太过神圣，

没有人能配得上他的女儿。他将艾米丽禁锢在“高贵”这个无形的牢笼之中，剥夺了她全部的青春年华、

爱与幸福。他所代表的旧南方传统道德标准将艾米丽紧紧钳住，使其近乎窒息，最后走向极端。文中有

两处描述，把艾米丽父亲对女儿似枷锁般的管控刻画得十分鲜活。第一处是“长久以来，这一家子给我

们的印象，无外乎人像画里的人物，形体苗条的艾米丽小姐身着白衣处于景深中，她父亲背对女儿、手

攥马鞭、叉腿兀立的剪影在前，一扇敞开的大门将二人框于同一画面中”[4]。在世时，父亲对艾米丽起

着实质意义上的物理束缚，将她所有的追求者拒之门外。而当他逝去时，对艾米丽的精神束缚达到最高

点，当人们上门吊慰时，艾米丽告诉人们“自己的父亲并未离世”[4]。这看似是艾米丽对父亲的眷恋与

不舍，实则是父亲的精神枷锁在此时勒至最紧，长期依赖父权的艾米丽在失去唯一依靠后，只能死死攥

住这副无形的锁链，用麻木对抗崩溃的痛苦。父亲的精神控制从未消散，反而在她最脆弱的时刻达到顶

峰。另一处更为深刻的描写是在艾米丽的葬礼上，“全镇的⼈都来瞻仰艾⽶丽⼩姐。鲜花覆盖着她的遗

体，棺材架上⽅悬挂着她⽗亲的炭笔画像，一副覃思冥想的深沉表情”[4]。直至死亡她也无法挣脱命运

的束缚，只是在凄凉的缄默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小说通过三个人物的象征体系构建了多重意义空间，其叙事轨迹镌刻着南方社会的历史结构。艾米

丽父亲代表的父权权威、荷马象征的工业性、艾米丽象征的“南方偶像”，三者构成一个互文性的符号

三角，既呈现出结构主义所谓的“深层语法”(如南方贵族的等级秩序)，又通过人物命运的悖论性展开，

暴露出该结构内在的裂隙与矛盾。小说通过人物命运的“非结构化”走向，完全实现了贝尔托尔特·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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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特所说的“陌生化效果”(defamiliarization)。贵族小姐与工人尸体的共眠这一人物塑造的陌生化策略

也因此彻底完成了对南方贵族“神圣性”的解构性否定。最终，小说通过人物命运与时代结构的张力，

揭示出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辩证性：南方贵族神话的虚伪性不在于其表象的堕落，而在于结构本身对人性

异化的遮蔽。艾米丽用砒霜毒杀荷马的行为，既是对父权结构的反抗，也是被结构异化的结果。伴随着

镇上居民的集体伪善被揭露，陌生化的叙事手法将南方社会非人性的权力结构暴露在历史的解构性阳光

之下。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贵族传统，在解构的利刃下不过是“延异”过程中不断飘移的意义碎片。 

4. “老宅、灵柩与画笔”：南方淑女规训的三重空间牢笼 

福克纳在文章中，以空间陌生化与时间错位为核心手法，将老宅、葬礼、瓷绘教学等日常场景转化

为象征符号，他灵活应用现代主义技巧，通过空间诗学构建压抑环境、象征系统编织隐喻网络，最终将

艾米丽的个人悲剧升华为对南方旧秩序的批判，当控制欲以空间与意识的名义渗透时，个体的毁灭便成

为必然的结局。 
房子本是为人提供保护与归属感的地方，应当让人感到安全，但是对于艾米丽而言，这座房子是“一

个避难所，一个监狱，一个地狱”[6]。格里尔森家族的这座 19 世纪的老宅在面对镇上居民的流言蜚语时

给了她些许的庇护，在她剪短头发，想要从旧传统文化中挣脱出去时却将她禁锢其中，在她杀害荷马并

与其尸体同床共枕之时，这座房子已如炼狱一般将她吞噬其中。在这地狱之中，“人要么失去了生命，

要么失去了赋予生命的意义”[6]。这栋大房子曾经辉煌气派，坐落在小镇上最考究的地段，象征着艾米

丽家族的荣耀与光辉，也代表着旧南方的辉煌，但随着时间不断流逝，这座房子变得尘土飞扬、灰暗不

堪。“在棉花车和汽油泵的簇拥下，日趋朽败，却仍桀骜不驯。”[4]这象征着旧有的南方、曾经荣耀无

比的格里尔森家族的逝去，破败的木屋与周边现代化设施形成鲜明对照，映射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也

象征着这一贵族的最后一抹高傲气质与执着，不舍放弃昔日的荣华富贵。艾米丽家的老宅在叙事中呈现

出双重时空叠合的特质，这座哥特式建筑既是物理层面的叙事支点，更是精神层面的文化记忆载体。福

克纳通过老宅的衰变轨迹(从镇民仰望的地标到封闭的罪恶密室)，隐喻南方文明从“田园牧歌”到“精

神废墟”的衰落过程。具体情节中，艾米丽家传出臭味、代表团上门征税、艾米丽拒绝在其房屋上安放

邮箱以及艾米丽与父亲的葬礼等事件均在老宅的空间范围中进行——当镇民的窥视欲与艾米丽的封闭欲

在门廊下激烈碰撞时，这座建筑本身已成为南方新旧文明交锋的战场。 
老宅这一场景渲染了全文哥特式阴暗的氛围，撑起了全文的主框架，更以其衰败隐喻着旧南方的逝

去。艾米丽与这座 19 世纪的老宅院有着十足的互文性，宅院作为“南方文明的尸体”，其封闭性(如大

门常年紧闭)象征着传统对个体的窒息，八九年未出过门的艾米丽已经与这座即将逝去的老宅融为一体，

紧密相连。两者在黑暗中对话，在岁月的沉淀中相互依偎，它既是她，她亦是它。艾米丽并不同意在老

宅的墙上安装邮箱，似乎隐喻着她自身作为小镇上最后一位格里尔森家族成员对所有新兴文化的排斥。

在荷马消失后，艾米丽小姐家的前门再未开启过，艾米丽小姐也几乎不再现身，同这座房子一起，在岁

月中静静地等待消解。福克纳致力于通过多重场景的象征性并置深化主题，艾米丽的老宅作为空间原点，

其哥特式的灰暗腐朽隐喻着南方文明的衰败。除此之外，插叙里艾米丽父亲的葬礼映射着父权制权威在

精神层面“权魅不散”的控制。而倒叙中贯穿全文的艾米丽葬礼则隐含着更深层次的象征意蕴，两场葬

礼与老宅空间形成三角象征结构，共同映射出衰败南方的多重复杂性。 
其中，艾米丽父亲的葬礼象征着传统的南方价值观念的物理性逝去，而葬礼上，艾米丽对其父亲逝

去的不相信意味着其父亲所代表的传统南方思想在精神层面仍然存在。父亲曾经拒绝了所有艾米丽的追

求者，以其严苛的清教主义传统思想牢牢控制着艾米丽。现在，虽然他已逝去，但是他对艾米丽所实施

的精神控制已经紧紧地勾连住了两者的精神，这股传统价值观念的精神将一直影响着艾米丽，是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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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脱最后仍无法逃脱的锁链，也使其最后成为跟父亲一样的“控制狂”，将所爱又无法得到之人杀死，

与其尸体相伴几十年的根源。当艾米丽一无所有的时候，“她会像大多数⼈那样，死死拖住那个夺走她

一切的⼈”[4]。 
作为南方旧文明的活体纪念碑，艾米丽的葬礼成了传统秩序的终极葬礼。这位格里尔森家族最后的

守墓人，生前被强行推上“南方淑女”的圣坛——镇民们需要她做缄默的灯塔守望人，做供在神龛里的

瓷娃娃，做集体怀旧幻想的完美化身。当她试图挣脱枷锁与荷马相恋时，整个镇子陷入了“耻辱”的恐

慌之中，“窃窃私语随之而起，⼈们交头接耳”[4]，妇女们开始讲起闲话，“说此事令全镇蒙羞”[4]，
浸礼会的牧师也被迫出山，虽然最终一无所获，艾米丽⼩姐在亚拉巴马的亲戚也被请来“镇压”艾米丽

这一“大逆不道”的行为，镇上居民的集体伪善在这场集体的“道德狂欢”中暴露无遗。当艾米丽去往

药店购买砒霜时，镇民们纷纷猜测她要吞药自尽了，而他们认为这一行为“再好不过了”[4]，仿佛艾米

丽的生命只是场维持体面的戏剧。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指出的，他们真

正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艾米丽作为“文明标本”的破损会揭穿整个南方社会的表演性——这个靠虚伪

礼仪维持的共同体，容不得任何真实的人性突破[7]。她的死撕开了镇民们用淑女神话掩盖的虚伪面具。

死亡是她人生的终极表演，将自我生命转化为“淑女传奇”，为南方旧文明带来了一场“完美谢幕”，

她以个体的沉默死亡为集体的信仰献祭。 
书中还有一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景是艾米丽教小孩画瓷绘。在艾米丽四十岁左右那几年，她在家教

小孩画瓷绘课，“她将一楼的某个房间布置成画室，萨特里斯上校那一代⼈纷纷把家里的女⼉、孙女儿

送去学习，那份守时有序、认真挚切的态度，与礼拜天送她们去教堂、往奉献盘里捐上二十五分钱时的

虔诚劲⼉一模一样”[4]。而后来年轻一代不再如萨特里斯上校一样让他们的孩子去向艾米丽学画画，在

最后一个孩子离去后，她的前门永久地关闭上了。在既有的评论文章中，人们对这一情节的关注度并不

高，些微的关注也只是认为艾米丽的这一行为是在试图与外界保持联系，但作为一位旧有南方传统最后

的守护人来说，艾米丽的这一行为更象征着对于旧南方传统的传承，她在尽自己的力量延续旧有文化。

最后一个孩子的离去也一定程度象征着“旧文明”的完结。这些场景的设置，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象征

意味的故事世界，哥特式的老宅首先锚定下整个故事孤寂绝望、阴森幽暗，近乎扭曲怪诞的基调，艾米

丽父亲的葬礼则映射着苟延残喘之时南方社会最后的挣扎，艾米丽教小孩画瓷绘的行为代表着她作为

“南方淑女”对旧南方传统文化最后的守护，而其最后的葬礼则宣示着南方旧传统的永远逝去，全文层

层叠叠的象征性让读者在感受情节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作品所要传达的深刻主题。 

5. “玫瑰·滞尘·发丝”：南方衰亡的物质诗学 

文中的玫瑰、滞尘、发丝三组意象构成了南方衰亡的“物质诗学”——它们以具象之物承载着抽象

的历史，通过时间、空间与身体的交织，揭示旧南方秩序崩塌的必然性。申丹提出的“打破阐释框架”理

论[8]在此得到印证：当打破各种阐释框架的束缚时，便可进一步挖掘作品的深层意义，转而聚焦物质细

节的叙事功能时，这些寻常物品便成为解码南方衰亡的关键符号。 
其中最具有象征意味的是玫瑰这一物品，玫瑰在全文的出现比例并不多，却贯穿了全文，在标题中

玫瑰一词与主人公的名字并列，似乎玫瑰就是艾米丽，艾米丽就是玫瑰，玫瑰由盛开到最后枯萎凋零也

象征着艾米丽将由青春懵懂的贵族少女变为一位古怪苍老的老妇人。玫瑰在文章中实际出现了两次，一

次是“艾米丽的遗体上洒满鲜花”，一次是人们进入那间尘封四十年的“洞房”后，看到了玫瑰色的帷

幔，玫瑰瓣状的灯饰，玫瑰在文中出现的场景都与死亡有关，这无疑象征着艾米丽的爱情终将凋亡，似

玫瑰一般的艾米丽也将逝去，那褪去光彩的玫瑰色则暗示着这场爱情骗局的糖衣包装。标题中的“玫瑰”

从未在叙事中直接出现，而是通过镇民的集体记忆(如送玫瑰的仪式)和艾米丽对荷马的“占有”行为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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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召唤。从呈现方式来看，玫瑰处于“缺席”与“在场”的微妙状态，它虽未直接现身，却通过镇民的

议论，如“她值得一朵玫瑰”，以及艾米丽的行动，像用砒霜“保护”爱情等情节间接存在着。进一步

剖析其象征意义，玫瑰既是爱情幻灭的祭品，艾米丽试图用死亡来凝固爱情，恰似将玫瑰以一种极端且

扭曲的方式“保存”；同时，它也是南方传统衰落的隐喻，宛如一曲贵族精神的挽歌。而玫瑰的缺席，

更象征着南方文明的虚伪，它看似承诺了美好，如纯洁与爱情，然而最终却以死亡为代价，正如艾米丽

以爱之名将活人变为标本，恰如南方以“优雅”之名暴力绞杀了艾米丽的命运。这种对主题进行陌生化

处理的方式，让读者深刻意识到，南方文明的衰落并非仅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是人性扭曲所导致的

恶果，从而有力地支撑了“《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中的玫瑰十分具有象征性”这一论点。 
另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物品是头发，在文中艾米丽的头发被多次提及，在艾米丽父亲去世后，她试

图将头发剪短，这象征着艾米丽要与旧有的传统剥离，尝试活出自我，象征着艾米丽试图挣脱父亲所代

表的传统社会标准与精神束缚。而这也无法改变这位格里尔森家族最后一位成员难以挣脱家族命运的残

酷事实。而艾米丽最后那变为铁灰色的头发，象征着艾米丽的精神存在，一方面，她那铁灰色的发丝直

到去世时候都是那样，保持着生机勃勃的铁灰色，像活人一样。这象征着艾米丽的坚强，沉重的家族使

命、旧南方传统束缚着她，北方价值观念、新兴的现代工业化挑战着她，虽然她无法真正与北方融合，

也无法挣脱南方价值观念的束缚，但她直到去世都保持着坚强的内心，一直昂首挺胸，高傲地迎接着一

切，从未被真正打倒。另一方面，那代表着她的精神存在，在荷马尸体枕头旁的那一缕铁灰色的头发，

隐喻着她对荷马永久的精神控制，那把被父亲强加在她身上的精神枷锁被她牢牢地拷在了荷马身上，哪

怕代价是一条生命。 
灰尘是文章的另一个重要意象，在日益发展，逐渐向现代化转变的南方，艾米丽家的老宅灰尘越积

越多，整个屋子“尘土遍布、黑影重叠”[4]。在艾米丽死后，人们撬开楼上紧闭房间的举动，“震的屋

里尘土飞扬”[4]。当历史的长河奔涌向前时，或将这一处房屋按下了暂停键，或早已将这一处房屋无情

抛下，在时间的褶皱里永恒静默。只有当人们强行进入的时候，才会再有一丝的涟漪波动。陌生化的手

法，使得灰尘、玫瑰、发丝这样熟悉的事物变得异乎寻常，变得难以捉摸，变得抽象幻化，赋予这些意象

超越能指的象征意义。使读者从惯性思维中抽离出来，重新审视熟悉事物的深层含义。在反复拼凑索引

叙事碎片的过程中，深化对故事主题的理解。 

6. 结论 

综上所述，福克纳通过非线性叙事打破了时间线性，将社会变革与个体命运交织呈现，碎片化场景

与人物异常行为构成叙事拼图，玫瑰、滞尘、发丝等寻常物品拥有了超越能指的象征意义，抽象的概念

与难以捉摸的情感被生动具象化。他笔下的象征手法如同镜子一般，从不同层次与角度讲述着故事，映

射爱与恨、冲突与矛盾及旧南方逝去的主题。与此同时，陌生化效果促使读者不断拼凑叙事片段，在此

过程中不仅深化了对故事主题的理解与感悟，更能挖掘出作者隐藏在故事深处的复杂情感与思想，既有

对旧南方衰落的惋惜，也有对个体在时代洪流中无力感的悲悯，亦通过艾米丽的人生故事述说着历史文

化等超越个体的宏大话题，以其看似疯狂、偏执的行为映射出人类对自由与控制的永恒挣扎，让故事突

破时空限制成为人性寓言，深刻体现了福克纳作品中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关怀。这种从象征与陌生化视角

展开的解读，既揭露了陌生化叙事中的多重象征意义，也为读者理解作品提供了全新视角，充分彰显了

这部经典短篇小说的丰富意蕴与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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